
我记得，那是一个有阳光的冬日，

一个不用上学的好日子。

我早就醒了，可是我不愿意起床，

被窝里胡思乱想。

是星期天，

我喜欢躺在

闷人的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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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昨晚是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的，他大概早

就起来了，外面常传来一阵阵细屑的声响：脚步

声、开门声。只是听不到人说话，妈妈和哥哥也许

还没有起床呢！

星期六晚看电视台播的一场音乐节目，香港的

大小歌星都参加演出了，“四大天王”各自唱了他

们的成名曲。

我最喜欢的不是“四大天王”，他们都太“老

饼”，可以当我的叔叔了。我还是喜欢古巨基、郑

伊健、陈晓东一类青春歌星，尤其是陈晓东，他总

是规规矩矩、羞答答的，和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令

人感到安全。

陈晓东一出场，我就叫了起来：“看，东东呀！

爸爸，你快看啊！”

“东东？什么东东？”爸爸被我缠住了，从报纸

抬起眼睛。

“他今年才二十二岁，他唱的《心有独钟》可

好听呢！有好多中学生都喜欢他⋯⋯”我一口气

说。

“是你们女孩子喜欢他吧？”哥哥插了进来，嘴

角挂着嘲讽，“你们就没一丁点儿品味⋯⋯”

“你才没品味呢！”我把脸一沉反驳，“你们男



孩子老这样自以为是⋯⋯”

“够了！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我们都被这尖利声音震住了，回过头一看，妈

妈正披头散发、铁青着脸站在房门口。

爸爸扶了扶眼镜，好像很犹豫的样子：“星期

六，就让孩子们轻松一下嘛！”

妈妈一下子转向爸爸：“你明天一拍屁股飞回

加拿大，你是轻松了，可我呢？我呢？”

爸爸的嗓门也提高了：“别借题发挥好不好？

你这人老是这么不讲理⋯⋯”

“我不讲理，”妈妈打断他，“怪不得你要去找

个讲理的鬼婆呢！”

“你⋯⋯”爸爸忽然脸涨红了，看看我，又看

看哥哥，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妈妈“哼”了一下，一扭头进房间了，房门被

她用力一带，“砰”的一声。

留在客厅的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电视里几个不

出名的歌手正非常卖力地扭着腰肢，唱着一首很难

耳的歌。

哥哥打起长长的哈欠：“睡吧！爸爸，你明天

下午还要坐飞机呢！”他走向自己的房间，忽然用

他惯常的嘲讽口吻说，“真是个难忘的有意义的周



”

末！”

“日朗”爸爸叫道。

回答他的是一下沉重的关门声。

爸爸呆呆地坐着，台灯把光线投在他下半边脸

上，他一双眼珠在半明半暗中一动也不动。

我有些害怕，摇了摇他的手臂。

“爸爸，你们⋯⋯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呀？”

“噢⋯⋯”爸爸像从梦中醒来，用指头一下一

下地敲着自己的额角，“月朗，乖女儿，去睡吧！

明天送爸爸上机⋯⋯”

“不，”我固执地一甩头发，“妈妈说的鬼婆是

怎么回事

爸爸好像叹了口气：“你才十二岁，还不懂得

大人的事⋯⋯”

“不，”我又固执地一甩头发，“我懂，我什么

都懂！”

“行了，去睡吧！”爸爸忽然变得不耐烦，挥了

挥 手。

我只好回自己房间了。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每次从加拿大回来，妈妈都一定会和他

大吵一顿；我也实在想不透，那个鬼婆是个什么样



的人⋯⋯

直到星期天早上醒来，我还接着昨晚的事，琢

磨着一个又一个叫我猜不透的问题。

等我走进饭厅，才发现我是全家最晚起来的一

个。爸爸、妈妈、哥哥早就坐到饭桌旁，正闷头吃

着早餐。

妈妈把我的一份早餐推到我面前。

我一看又是我不爱吃的肠仔煎蛋，就把眉头皱

了起来。

妈妈不用看我就猜出了我的心思，马上用命令

的口吻说：“不许说不吃！”

“我⋯⋯”我还想分辩。

“我一大早起床辛辛苦苦煮早餐伺候你们，不

想听到任何没良心的话！”

妈妈的眼光直盯着盘子里的肠仔，刀叉敲得

“当当”地响。

爸爸把面前的盘子刀叉一推，随着稀里哗啦的

声音站了起来，说：“行了！我自己上机场去，你

们谁都不用送了！”

我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着爸爸

进房间拿行李，走进去又走出来再走向大门，

“砰”、“砰”、“砰”三下非常沉重闷人的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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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们家的门真可怜，谁都喜欢拿它们

撒气。

大门却又推开了，爸爸探进头来，对我和哥哥

朗、月朗，爸爸回到加拿大再写努力地笑着：

信打电话给你们。”

我和哥哥看看妈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妈妈的眼光没有离开餐桌，说：“和爸爸说再

见，妈妈不许孩子没规没矩的！”

我们勉强在喉咙咕噜了一下：“爸爸再见！”

“砰！”第四下门响。

爸爸走了。

哥哥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既然不用负担送机

的光荣任务，那我就回西环了，过两天就要考试

了一妈妈你不反对吧？你不是不许孩子们考试测

验不及格的吗？”

日朗刚考上了香港大学的医学院，为了上学方

便就在附近租了一间房住，只在星期六、星期日回

家。

妈妈忽然变得心平气和：“你不想待在家里就

直说，不用跟妈妈油嘴滑舌的。”

日朗默默地背上背囊，走到我跟前说：“月朗，

你问我的功课，我晚上再打电话来告诉你吧！”



我奇怪地望着他：我根本就没问过他什么功

课，再说他的神态收起了往日对我的不屑，露出了

少见的友爱。

“就这样吧！九点等我的电话。”

日朗也走了，我看着他大步迈向门口，身体碰

到桌子和椅子，带出“彭彭”一串声响。

自从上了大学，日朗的肩膀就变厚变宽了，手

脚也变长了，回到家就抱怨空间不够他自由伸展。

我也觉得，只要他在家，处处地方都显得比平时小

一半。

现在饭厅只剩下我和妈妈，却不见得舒畅多

少。妈妈闷头吃着她的肠仔煎蛋，一缕烫发搭在额

前，一跳一跳的。

“快吃，吃完就练琴，做功课！”妈妈说。

我快快地应道：“知道了。”

又是练琴、做功课，又是一个闷人的星期天！

本来爸爸说过星期天上午要开车带我们到海边兜风

的，结果他却提前走了。他是下午四点的飞机呀，

这大半天他会到哪里消磨呢？

真想和谭美姗说一说，一个本来很美好的星期

天是怎样变得闷人的。

“不许和谭美姗煲电话粥！”我进房间时，妈妈



在我身后叮了一句。

妈妈真厉害，她总是一眼就看透我的心思。她

不太喜欢和谭美姗来往，更不许我上谭美姗家，因

为她们家住在唐楼。

“那些唐楼的楼梯，最容易发生意外。”妈妈常

说，“再说，你还是该跟和我们差不多家庭的孩子

来往。”



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小时候，我常常在心里

祈祷，希望长大了像她一样有形有款。

妈妈高高的，白白的，眼睛虽然长得厉害了

些，可是又明又亮，还有一副小小的心形的嘴唇。

小时候和妈妈上街，不论男女都总爱对妈妈多

看几眼，我真为有这样一个吸引人的妈妈自豪。

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相貌，就不由得泄

气：我的皮肤黑黑的，眼睛细小，嘴唇却又大又

厚，实在找不出一点儿和妈妈相似的地方。

朗长得像妈妈，月朗

嘛，头发！头发像妈妈，又黑又浓。”

唉，要是上天保佑我，让我有一副妈妈那样的

相貌，那有多好！我常常为自己的长相暗自伤心，

我想，妈妈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长得太难看，

一点儿都不像她。

我曾经在洗澡时用海绵用力地洗刷身子，希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能把皮肤洗得

努力

一些，又曾经用手指撑大眼睛，还

起嘴唇，希望它能显得小一些⋯⋯当一切都

尝试过后再照照镜子，唉，原来我还是我，皮肤既

没有白，眼睛也没有大，嘴唇也许是呶得太久了，

竟出现了深深浅浅的皱纹

我沮丧透了。

我不只一次听妈妈对她的朋友说：“这孩子一

点儿都不像我。”

有一次，我终于向自己证实了：妈妈不喜欢

我。

大概是我八岁那年吧，爸爸被加拿大一家公司

聘去当设计师。临走前几天，他和妈妈关在房间里

吵了好久，两个人都大动肝火。我记得他们把台灯

和花瓶扔到地下，破裂的声音吓人极了。

我和日朗缩在沙发上，偷听房间里的动静。

“⋯⋯我到那边站稳脚跟，再接你们过去嘛！”

这是爸爸的声音。

“你接我就过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公

司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上加拿大哪能找到一份同样

的工作？”这是妈妈的声音。

爸爸说：“到时候看看机会嘛！”

妈妈说：“我没有你命好。算命先生说，香港



是我的风水宝地⋯⋯我反正不离开香港！”

“你这么说，我们就只好各走各的路了。”

“哼，我早看出来你想散档了！想离婚你早几

年提呀！趁月朗不懂事把她送给谁不行？我带着日

朗怎么着都能撑下去⋯⋯”妈妈说着说着哭了起

来。

我和日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过了一会

儿，我低声哭了起来：“妈妈不喜欢我，她要把我

送人⋯⋯”

日朗大概是吓坏了，只是不住地低声说：“妈

妈在说气话，妈妈在说气话⋯

“才不是气话呢！”我自言自语地说，“她就是

不喜欢我，她从来不亲我，不抱我，老说我长得不

像她⋯⋯”

“月朗，烦死人了，别哭了好不好？”

我还是一个劲地说下去：“她对我老是那么凶，

她老是不肯带我去公园玩儿，她总说她在公司里有

事，她一点儿也不像别的妈妈⋯⋯”

我越说越伤心，终于拼命地大哭起来，上气不

接下气的。

房门突然打开了，爸爸妈妈站在门口，看着

我，吃惊地瞪着眼睛。



⋯ 还

过了好一会儿，爸爸走上前来，蹲到沙发跟

前，笨拙地揩着我脸上的泪水。

“月朗，月朗，好女儿，别哭了，爸爸

有妈妈都疼月朗⋯⋯”爸爸说着楼过日朗，“爸爸

妈妈也疼日朗⋯⋯”

我透过爸爸的肩膀，抬起眼皮看了看妈妈，只

见她扭过身子，把眼光掉向窗外，那里正是一个星



光点点的神秘的夜空。

妈妈真是一个神秘的女人。

有一年过圣诞节，爸爸没有回香港，妈妈让我

们跟她到公司开圣诞晚会。那一晚妈妈穿了一身黑

天鹅绒的旗袍，系了一条珍珠项链，显得比平时更

加高贵、大方和美丽。常有些中外男士上来握她的

手，亲她的脸，有的还大声赞美：“你真漂亮！”

那一晚妈妈显得很开心，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还喝了许多酒，脸颊染得红红的，和同事们说说笑

笑。

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却仿佛换了个人，她一言

不发地驾着车，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

我和日朗在后座对比着抽奖得到的奖品，他说

我的不如他的价钱贵，我说他的没有我的漂亮。

正在吵时，妈妈忽然连按了几下喇叭，不耐烦

地说：“再吵我就让你们下车去！”

车正开到半路，一边是高高的山壁，另一边是

深深的大沟，站在这儿喝西北风的滋味不是好受

的，我和日朗吓得连忙闭上了嘴。

一路无声。

上了电梯进了家，妈妈一下子倒在沙发上，满

脸倦容，和在公司晚会上相比，简直是两个人。



“你们的爸爸无论如何也应该回香港过圣诞

的！”妈妈说。

我和日朗互相看了一眼，我们终于明白妈妈不

开心的原因了。



班，女孩子个个都是梳“马

谭美姗总是很快乐，所以我很喜欢她。她的爸

爸、妈妈和姐姐也总是很快乐，所以我也很喜欢她

一家。

我所在的中一

尾”或是留长发的，只有谭美姗剪着男孩子一般的

短发，所以我一下子便记住了她。

的。

我是因为搬家在中一上学期中转到这所学校

学的第一天，因为人生地不熟，下课时便坐

在座位 ，哪儿也不敢去。

“程月朗，你好！我是谭美姗。”随着很爽朗的

一声招呼，谭美姗站到我的桌边。

我一抬头，便遇上一张热情地笑着的面孔，她

的脸色黑红黑红的，身体壮壮实实，一看就知道是

个喜好运动的人。

“我喜欢运动，我们一家都喜欢运动，”美姗笑

着，露出一口洁白结实的牙齿，“星期天我们不是



去爬山，就是去打球，夏天就到海边游泳⋯⋯”

“美姗和她姐姐代表学校参加过校际比赛，”说

话间一个瘦瘦的、显得很机灵的女生徐少欣插了进

来，“她们都拿过冠军的。”

另一个同学说：“美姗家的冠军多了，作文、

画画⋯⋯连普通话朗诵她都能拿冠军，你说她是不

是超人？”

“什么超人？”美姗笑嘻嘻地说，“我不过是快

快乐乐地参加每一件事罢了。知道吗？快乐可以使

人聪明呢！”



了，挨个给要好的

徐少欣大笑起来：“这是你谭美姗的理论吧？

我们也成天开开心心的，怎么就看不到我们得一、

二、三名呢？”

哦，这个谭美姗还净拿一、二、三名，真有她

的！

真正和谭美姗熟悉，是在上她家里之后。

有一次，妈妈到台湾公干，日朗和他的朋友去

四贡宿营。在家里闷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忍不住

个同学打电话，她们也跟我一

样唉声叹气的，有的抱怨功课太多，有的埋怨爸妈

不让上街，有的干脆连叫“闷，闷，闷，还是闷。”

电话打到谭美姗家，传来了她一阵乐呵呵的声

。

“闷？”美姗惊讶地说，“我的时间都不够用，

哪来的心思去闷呀？”

“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我好奇地问。

“上午做功课，下午帮妈妈搞清洁，这会儿正

在看课外书，晚上⋯⋯”

“行了行了，明天呢？”

“明天爸爸放假。我们全家下午要去参加一个

义工活动。”

“什么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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